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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獻中的高僧贊抄及其用途 ∗

楊明璋

一、前言
　以「事生獎歎」1為特色的韻文文體──贊，是釋教廣泛運用的，主要用以贊頌
佛、法、僧三寶2。而敦煌文獻中此類的作品若依贊頌的對象之不同，大抵有：一贊
頌佛、菩薩及經中其他聖者，二贊頌佛法、佛經及出家修道，三贊頌東土高僧、信士，
四贊頌佛教聖地3。其中對高僧的贊頌一如其他類早為學界所注意，如巴宙《敦煌韻
文集》即校輯有 S.276〈佛圖澄羅漢和尚讚〉、S.1635《泉州千佛新著諸祖師頌》4。陳
祚龍〈新校重訂敦煌古抄僧讚集〉則集校有〈羅什法師讚〉（P.2680）、〈稠禪師解虎
讚〉（P.3490）、〈大唐三藏讚〉（P.2680）、〈南山宣律和尚讚〉（P.3570）、〈大唐義淨三
藏讚〉（P.2680、P.3727）、〈濟北郡寺門首立禪師讚〉（P.2680、P.3490、P.3727）5。
至於李小榮《敦煌佛教音樂文學研究》一書的第四章「敦煌佛贊音樂文學」第二節
「敦煌佛贊音樂文學之內容簡析」的贊頌東土高僧、信士類之音樂文學作品，共收錄
有佚名〈佛圖澄羅漢和尚贊〉、釋金髻〈羅什法師贊〉、釋僧函〈稠禪師解虎贊〉、釋
利濟〈唐三藏贊〉、釋金髻〈義淨三藏法師贊〉、佚名〈寺門首立禪師頌〉等六首高
僧贊6。而在輯錄高僧贊之餘，有進一步較廣泛且較深入討論的則是金岡照光，他在
《敦煌の文学文献》一書的「II-5高僧傳因緣」、「II-6邈真讚」，對贊頌的定義、敦煌
贊頌的寫本及類型均有所討論，其中，提到邈真讚由於贊頌的對象主要為敦煌、河西

∗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高僧、動物與佛菩薩：唐宋之際敦煌傳抄的外來僧神異傳說研究」
（MOST 106-2410-H-004-155-MY2）之部分成果。曾於京都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中國中世寫本研
究 2017夏季大會」上發表，感謝與會曁本刊審查之專家學者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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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僧侶，地方色彩較濃厚，且形式上有序、有贊，和其他贊頌佛教史上知名高僧的
僧贊有明顯的不同，故將它們別為邈真讚和高僧讚二類。金岡先生還列舉了P.3490

〈稠禪師解虎讚〉、P.2680〈南山宣律和尚讚〉7、S.6631V〈大唐三藏讚〉、P.2680〈大
唐三藏讚〉、P.3727〈大唐義淨讚〉、S.6631V〈大唐義淨讚〉、P.2680〈大唐義淨讚〉、
S.276Ｖ〈佛圖澄羅漢和尚讚〉、S.6631V〈羅什法師讚〉等，探討它們所贊述的內容
和傳世高僧傳之間的關係，尤以羅什、玄奘、義淨、佛圖澄四者的陳述較為深刻8。
　筆者檢視包括上述前輩關注過的諸高僧贊及其寫本在內的敦煌文獻高僧贊抄，發
現這些高僧贊往往與其他佛教文書合抄，如與其他類的贊頌合抄，或與非贊頌但同
樣是佛門高僧、佛弟子、聖者的敘述合抄，這樣的安排是否有特別的作用？ 如運用
於某一佛教儀式活動，或與繪畫圖像有關。為此，筆者擬先將抄寫有高僧贊的諸寫
本之寫錄內容一一羅列，一方面細究該寫本的抄寫情形、抄寫年代，另一方面探求
該寫本的諸文本之形式內容及其與高僧贊之間的關係，這樣一來，寫本的性質及其
可能的用途，大抵得以推知。
　統整前輩學者及筆者整理發現的敦煌文獻中諸高僧贊及其寫本，依被贊頌之高
僧之活動年代先後，羅列如下：1.〈佛圖澄羅漢和尚贊〉（S.276V、P.3355V；佛圖澄，
AD232-348）、2.〈彌天釋道安第一〉（P.3355V；道安，AD 312-385）、3.釋金髻撰
〈羅什法師讚〉（P.4597、S.6631V、S.276、P.2680；羅什，AD 344-413）、4.釋像幽
撰〈稠禪師解虎讚〉（P.4597、P.3490；僧稠，AD 480-560）、5.〈南山宣律和尚讚〉
（P.3570V；道宣，AD 596-667）、6.釋利濟撰〈唐三藏贊〉（P.4587、S.6631V、P.2680；
玄奘，AD 602-664）、7.釋金髻〈義淨三藏贊〉（P.4597、S.6631V、P.2680、P.3727、
P.2775；義淨，AD 635-713）、8.張大爽述〈寺門首立禪師頌〉（S.1774V、P.2680、
P.3727、P.3490；惠淨），以及 9.省僜禪師撰《泉州千佛新著諸祖師頌》9（S.1635；
禪宗諸祖師）。下文即擬針對上述諸抄有高僧贊的寫本，逐一進行討論。

二、高僧贊與敦煌文獻佛教贊頌專抄
　敦煌文獻抄錄有上述諸位高僧之贊頌的寫本，大致可分為二種類型：一是佛教
贊頌專抄，二是包括佛弟子、聖者、高僧等佛教人物事跡專抄，另有抄單一贊頌未再

7P.2680未見有〈南山宣律和尚讚〉，P.3570始有之，《敦煌小說合集》於〈隋淨影寺沙門慧遠和
尚因緣記〉題解有云：「底卷本篇前抄存〈南山宣律和尚讚〉，本篇後抄存〈劉薩訶和尚因緣記〉、〈靈
州龍興寺白草院史和尚因緣記〉（此篇僅存前半部分，後半部分紙張殘缺），字跡特點相同，當出自同
一人之手。」見竇懷永、張涌泉匯輯校注《敦煌小說合集》(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0)，頁 425。

8金岡照光《敦煌の文學文獻》（東京：大東出版社，1990），頁 573-600。
9據衣川賢次考證，此作即後梁、唐時的泉州千佛院省僜禪師所作。參（日）衣川賢次著，朗潔譯

〈《泉州千佛新著諸祖師頌》與《祖堂集》〉，《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第 15期（2010.6），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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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有其他文書的，像這樣的寫本，我們將它們併入第一種類型討論。茲先從第一種
類型的抄寫時代、內容、目的等等進行討論。
　屬第一類型的寫本主要有：P.4597、S.6631Ｖ二寫本，另有 S.1635、S.1774Ｖ
二寫本分別僅抄錄《泉州千佛新著諸祖師頌》、〈寺門首立禪師頌〉。
　P.4597為一卷軸裝，正面共抄錄有三十四種佛教文書，另有與前此書跡不同的
破酒曆一種。背面則為雜抄，有不少具題記形式的文句，如「咸通九」、「光化四年
（901）九月三日」、「光化三年（900）五月廿日弟子比丘律師念記」、「光化四年九月
十五日靈圖寺法□」、「咸通九年（868）正月四日□學生德書卷」、「咸通九年三月十
八日方文晟念佛德」，書跡多樣，應是出自多人之手，加以文句片段，難以斷定其中
某一題記，即是針對正面文書所留下的。但從這些留有年代的文字，我們還是可推
知，P.4597正面的抄寫大概就是在九世紀下半葉至十世紀初之間，且應該就是出自
靈圖寺比丘或學生之手。今按抄寫先後，羅列諸文書於下：

　　 1.〈和菩薩戒文〉　惠□文一本（首題）
　　 2.〈西方樂讚文〉（首題）
　　 3.〈散華樂讚文〉（首題）
　　 4.〈般舟梵讚文〉（首題）
　　 5.〈香湯贊文〉（首題），〈香湯贊文一本〉（尾題）
　　 6.〈四威儀讚〉（首題）
　　　按：又有〈行威儀〉、〈住威儀〉、〈坐威儀〉、〈臥威儀〉等題名。
　　 7.〈臥輪禪師偈〉（首題）
　　 8.〈受吉祥草偈〉（首題）
　　 9.〈大乘中宗見解要義別行本〉（首題）
　　 10.〈香讚文〉（首題）
　　 11.〈花讚文〉（首題）
　　 12.〈遊五臺山讚文〉（首題）
　　 13.〈辭父母出家讚文〉（首題），〈辭父母出家讚文一本〉（尾題）
　　 14.〈義淨三藏贊〉　釋門副教授金髻（首題）
　　 15.〈羅什法師贊〉　釋金髻（首題）
　　　詩（誕跡本西方）（首題）
　　 16.〈唐三藏贊〉　釋利濟（首題）
　　 17.〈禂（稠）禪師解虎贊〉　釋像幽（首題）
　　 18.〈菩薩十無盡戒〉（首題）
　　 19.〈金剛五禮文〉（首題），〈金剛五禮一本〉（尾題）
　　 20.〈五臺山贊文并序〉（首題），〈五臺山贊文一本〉（尾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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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寅招禮〉（首題），〈小寅招禮一本〉（尾題）
　　 22.〈九想觀詩〉（首題），〈九想觀詩一本〉（尾題）
　　 23.〈佛母讚〉（首題），〈佛母讚一本〉（尾題）
　　 24.〈出家讚文〉（首題），〈出家讚文一本〉（尾題）
　　 25.〈菩薩安居息解夏法〉（首題），〈菩薩安居解夏自恣法一本〉（尾題）
　　 26.〈辭道場讚〉（首題），〈辭道場讚一本〉（尾題）
　　 27.〈請十方賢聖讚〉（首題），〈請十方賢聖讚一本〉（尾題）
　　 28.〈送師讚〉（首題），〈送師讚一本〉（尾題）
　　 29.〈勸善文〉（首題），〈勸善文一本〉（尾題）
　　 30.〈入布薩堂說偈文〉京終南山保德寺沙門懷真依律本勘定（首題），〈入布薩堂說偈
文一本〉（尾題）
　　 31.〈受水說偈文〉（首題），〈受水說偈文一本〉（尾題）
　　 32.〈聲聞布薩文〉（首題），〈聲聞布薩文一本〉（尾題）
　　　按：其間有〈受香湯說偈文〉、〈唱行香說偈文〉、〈受籌說偈文〉、〈還籌說偈
文〉、〈清淨妙偈文〉、〈浴籌說偈文〉、〈淨清妙偈〉等，按照此卷的抄寫樣態，特別是
從 19.開始，每一文書均有首、尾題，且尾題一定加上「一本」，故夾在〈聲聞布薩
文〉與〈聲聞布薩文一本〉之間的，應該都屬〈聲聞布薩文〉。又這些偈文，包括 30、
31，還可見於 S.5918、S.2580、S.4218、S.440，唯它們都未見有「聲聞布薩文」的
標題。
　　 33.〈布薩文〉（首題），〈布薩文一本〉（尾題）
　　 34.〈十二光禮〉（首題）、〈法身禮〉（首題），〈十二光禮法身禮一本〉（尾題）
　　 35.〈破酒曆〉（擬）
　　　按：書跡與前文不同，且為一單獨的殘片。

上述第 1-34種文書大抵均屬佛教贊頌類的文書，《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為此卷擬
名作「釋子歌唱贊文集本」，且以為此卷「所收甚多，幾可與法照《念佛誦經觀行儀》
相等」10。諸文書中屢有「奉請」、「一心敬禮」、「敬禮」佛菩薩，或「敬白諸佛子」等
具儀式宣說意味的詞語，表明這些文書當是運用於佛教儀式，至於本就以口頭歌頌
為特色、出自不同作者的四首高僧贊被抄置其中，應該也是因應某一佛教儀式以進
行口頭歌頌之用。
　而 S.6631一卷軸裝，正面抄寫《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尾題），背面則抄有十二
種佛教文書，正、反面的書跡不同，應非同一書手所為。今將背面之抄寫內容，按其
先後，羅列於下：

10敦煌研究院編《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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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歸極樂去讚〉（首題）
　　 2.〈四威儀〉（首題）
　　　按：又有〈行威儀〉、〈住威儀〉、〈坐威儀〉、〈臥威儀〉等題名。
　　 3.〈臥輪禪師偈〉（首題）
　　 4.〈香讚文〉（首題）
　　 5.〈遊五臺山讚文〉（首題），〈遊五臺一本〉（尾題）
　　 6.〈辭父母讚一本〉（尾題）
　　 7.〈義淨三藏讚〉　釋門副教授金髻（首題）
　　 8.〈唐三藏讚〉　釋利濟（首題）
　　　按：8.和 9.二種文書中間夾行抄寫有「諸雜要頌一本引名如後　金剛經云釋」。
　　 9.〈九相觀序〉（首題），〈九想觀詩一本〉（尾題）
　　 10.〈和菩薩戒文〉（首題），〈和戒文壹本〉（尾題）
　　 11.〈羅什法師讚〉　釋迦（金）髻（首題）
　　　詩（首題）
　　 12.〈維摩五更轉十二時〉（首題）

第 8和第 9種文書之間，書有「諸雜要頌一本引名如後　金剛經云釋」等文字，其意
為何，令人費解。或書手隨意摻合，或「諸雜要頌一本」為諸文書的總名，畢竟所抄
全為佛教贊頌文書，與「諸雜要頌」一名正好相合，只是書手題署錯地方。又此卷所
抄寫的十二種文書，除了〈歸極樂去讚〉、〈維摩五更轉十二時〉二種外，其餘的十種
與P.4597（第 1、6、7、10、12-16、22種）相同，二寫本應有一共同的祖本，只是
因應不同的儀式，故有不同的撿擇。準此，將「諸雜要頌一本」視為 S.6631V所抄
諸文書的總名，應是可行的，當然也可如P.4597擬名作「釋子歌唱贊文集本」，而一
樣也被抄置其中的高僧贊（與P.4597相較，少〈稠禪師解虎贊〉。），應當也是因應佛
教儀式活動的頌贊之用。
　 S.1635為卷軸裝，正面為後梁泉州千佛院省僜禪師所撰《泉州千佛新著諸祖師
頌》，卷末有朱筆書「沙州三界寺沙門道真記」，文中亦有以朱筆所畫「┐」，可知朱
筆符號是道真所為，朱筆之書跡與《諸祖師頌》似乎不大相同，但道真以朱筆勾畫，
表示他至少曾閱讀過該文書。而背面則有「釋門僧正京城內外臨壇供奉大德闡揚三
教大法師沙門道真」、「泉州千佛新著諸祖師頌」等字樣，與正面之墨筆、朱筆字跡均
不同。據考證，道真為五代宋初敦煌僧人，約活動於十世紀11，由此可知，此一寫本
的抄寫年代應該就是在十世紀。而《諸祖師頌》前之僧慧觀撰序也有助於我們理解
此一寫本的用途，序云：

11《敦煌學大辭典》「道真」條，李正宇執筆。見季羨林主編《敦煌學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
版社，1998年），頁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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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岳泰公著五讚十頌，當時稱之以美談，及樂浦、香嚴尤長厥頌，斯則
助道之端耳。自祖燈相囑，始迦葉，終漕（曹）溪，凡三十三祖，信衣
之後迨數人，先賢之所未讚者，愚且病焉。雖《寶林》祖述其事，閱而
可委，奈河（何）忘機尚懶者，或陋其繫遠。殘秋之歹（夕），愚得以前
意請於千佛僜禪師，雖罕（牢）讓而弗獲免12，未信宿而成，蓋辭理生千
佛之筆。當時問答奇句，或糅其間約，字雖則未多，然識者曆（歷）觀
諸聖之作，於是乎在矣，亦猶納須彌於芥子，其揆一也。是以命箋染翰
為之序云。

從此序文可知，省僜禪師是應慧觀之請，始有凡此為「助道之端」、令「識者歷觀諸
聖之作，於是乎在矣，亦猶納須彌於芥子，其揆一也」的三十九位禪宗祖師之贊頌。
至於其是否曾被運用於佛教儀式之中，則無法得知，只能說此一贊頌諸祖師的文本，
曾在十世紀傳入敦煌並為僧人所接受。
　 S.1774為卷軸裝，正面為〈天福柒年壬寅歲（942）十二月十日某寺法律智定等
常住什物交割點檢曆〉，背面則為〈寺門首立禪師頌〉，二者雖字跡不同，背面文書
抄寫時間大抵也不會距正面太久，應也是十世紀中葉抄寫的。S.1774V凡有十七行，
首行為標題，第二至九行，也就是從「禪師俗姓氾，法名惠淨」至「當疑（宜）敬禮」
為四六言的散體文；第十行至至十七行，也就是從「默示緘口」至「勿求司錄」則為
四言的贊頌。而此位「身恒立於寺門，或分形於郭外，處處現驗，往往標奇，詢問侍
人，元不離其常所」13的氾惠淨，我們對他了解十分有限，P.3718〈唐河西釋門故僧
政京城內外臨壇供奉大德兼闡揚三教大法師賜紫沙門范和尚寫真讚并序〉有段話說
道：「和尚俗姓范氏，香號海印，則濟北郡寺門首淨禪公之貴泛沠（派）矣。」此處的
濟北郡寺門首淨禪公指的應該就是寺門首立惠淨禪師，而河西沙門范（氾）海印與
之同宗，又河西的氾氏往往自稱來自濟北郡，如F32C有「施主燉煌王曹宗壽與濟
北郡夫人氾氏同發信心，命當府匠人編造帙子，及添寫卷軸，入報恩寺藏訖。維大
宋咸平五年壬寅歲五月十五日記。」故寺門首立惠淨禪師極有可能也是河西僧人，且
確實是當時當地有名的高僧，其他僧人的寫真讚中才會以和他同宗為誌14。

12「罕讓」，原卷如是，唯詞未見，「牢讓」始有之，今依衣川賢次改。見（日）衣川賢次著，朗潔譯
〈《泉州千佛新著諸祖師頌》與《祖堂集》〉，《中正大學中文學術年刊》第 15期（2010.6），頁 1-31。

13此段文字 S.1774有訛漏，今引文以 P.3727為據。
14敦煌文獻中還可見僧名惠淨者，如 P.2250V書有沙州各寺僧眾之名字與人數，其中龍興寺僧肆

拾人中有一位名「法律惠淨」，屬同一類記錄的 S.2614V，一樣是在龍興寺下，僧肆拾貳人中也有一
「惠淨」，二份龍興寺的僧人名單差異甚大，當是時間相距甚長所致，惠淨或許是同一惠淨，但我們沒
有任何線索表明他和寺門首立的惠淨是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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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僧贊與敦煌文獻高僧（佛弟子、聖者）事跡專抄
　屬第二種類型，也就是高僧專抄中有高僧贊的計有：P.3570V、S.276V、P.2680、

P.3727、P.3355V、P.3490V等六個寫本。茲一一陳述如下。
　P.3570為卷軸裝，正面為《大般若波羅蜜多經》，背面為佛教文書四種，正背面
均未見有得以推斷抄寫年代的訊息，背面四種文書如下：

　　 1.〈南山宣律和尚讚〉
　　 2.〈隋淨影寺沙門慧遠和尚因緣記〉
　　 3.〈劉薩訶和尚因緣記〉
　　 4.〈靈州龍興寺白草院史和尚因緣記〉（擬）

第 1種為四言韻文之贊頌，第 2-4種則為散文傳記體之因緣記，都是以高僧為撰述
對象。S.276為一卷軸裝，正面抄錄有據推測為長興四年癸巳歲（933）的〈具注曆
日〉15，背面則有〈佛圖澄羅漢和尚贊〉、〈羅什法師讚〉二種贊頌在內的佛弟子、聖
者、高僧等佛教人物事跡，其字跡與具注曆日不同，不過，背面的抄寫年代大概也不
會距西元 933年太久，應該也是十世紀初的寫本。今將此卷背面抄寫之文書，依序
羅列如下：

　　 1.〈阿難陁總持第一〉（首題）、〈摩訶迦葉頭陁第一〉（擬）（皆屬〈十大弟子讚〉）
　　 2.〈第一代付法藏大迦葉〉（擬，屬《付法藏傳》16）
　　 3.〈靈州吏（史）和尚因緣記〉（首題）
　　 4.〈佛啚（圖）澄羅漢和尚讚〉（首題）
　　 5.〈羅什法師讚〉　釋金髻
　　 6.殘存「第廿五代付法藏人聖者舍那波斯」（屬《付法藏傳》）一行字。
　　　按：5、6字跡與前不同，尤其是 5，墨色甚淡。

以上文書除第 4、5種為贊頌外，第 1種亦屬贊頌體，其他則為傳記體，它們也是以韻
文或散文來敘說佛門大德的事跡，和P.3570V所抄，都是藉諸佛門聖者、高僧以顯
揚釋教不言可喻。只是二寫本於當時除自寫自閱外，是否有其他用途，已無法得知。
　P.2680為卷軸裝，正面共抄寫有十四種佛教文書及雜寫二種，最末二種雜寫有
各自的書跡，且與前文的書跡均不同，最末一種雜寫──「歸義軍節度都頭內親從守
常樂縣令銀清（青）光祿大夫」，敦煌文獻中尚有其他寫本也出現相同組合的官銜，

15參施萍婷〈敦煌曆日研究〉，《1983年全國敦煌學術討會文集・文史遺書編・上》（蘭州：甘肅人
民出版社，1987），頁 305-366。

16《敦煌文研究與校注》一書對敦煌文獻中的《付法藏傳》有全面的考索，今以之參照，得知此處
抄寫之文書名，下文有關《付法藏傳》之考索，概以《敦煌文研究與校注》一書為準，不再贅述。參
鍾書林、張磊《敦煌文研究與校注》(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4)，頁 548-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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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482〈唐故河西歸義軍節度內親從都頭守常樂縣令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
御史大夫上柱國陰府君墓誌銘并序〉即是，像這樣多重職官名，不同人應當不易完
全相同，故P.2680正面最末的雜寫指的應該就是陰府君──陰善雄，其卒於後唐清
泰四年（清泰僅三年，實為後晉天福二年，937）。而背面則抄有人名錄、什物曆、聲
聞唱道文、轉帖、付經曆等，且書寫有「丙申年」多次，後唐清泰三年正好就為丙申
年。二相印證下，此寫卷正、背面的抄寫年代大約是在西元 937年前後。今按抄寫
先後，羅列諸文書如下：

　　 1.〈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首題）
　　 2.〈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首題）
　　 3.〈寺門首立禪師讚〉（首題）
　　 4.〈靈州龍興寺白草院史和尚因緣記〉（擬）
　　 5.〈第廿三代付法藏人聖者鶴勒那夜奢〉（首題）、〈第廿四代付法藏人聖者師子
比丘〉（首題）（二者均屬《付法藏傳》）
　　 6.〈劉薩訶和尚因緣記〉（首題）
　　　按：此一文書後半段書寫之紙張有拼接的痕跡，與前半段之書跡不同，但文
句卻又能相互銜接，第 7-14種文書之書跡則又與前此相同。
　　 7.雜寫
　　　按：有「佛告目連17：汝是天竺輔相之子，其母好食豆，子因而豆也」、「妻子
寢臥迦葉行道時，迦葉寢臥金色女人行道時」、「迦葉往□□□□女莊一會像從黃色
□願□夫妻金色女時」等文句。
　　 8.〈大唐義淨三藏讚〉（首題）
　　 9.〈佛圖澄和尚因緣記〉
　　 10.〈大唐三藏讚〉（首題）
　　 11.〈羅什法師讚〉（首題）
　　 12.〈隋淨影寺沙門惠遠和尚因緣記〉（首題）
　　 13.〈遠公和尚緣起〉（首題）
　　 14.〈四威儀〉（擬）
　　　按：有〈行威儀〉、〈住威儀〉、〈坐威儀〉、〈臥威儀〉等題名。
　　 15.諸菩薩名、十大弟子名等雜寫
　　　按：字跡與前此文書不同。
　　 16.雜寫三行
　　　按：字跡又與前此諸文書不同，其中有「歸義軍節度都頭內親從守常樂縣令

17「目連」旁書「大目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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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清（青）光祿大夫」的字樣。

以上第 1至 14種均為佛教文書，且除了第 14種之外，全是佛弟子、聖者、高僧等
佛教人物事跡，第 3、8、10、11等四種為贊頌體，其他則為傳記體。值得注意的是
第 7種所寫錄的內容：「佛告目連：汝是天竺輔相之子，其母好食豆，子因而豆也」、
「妻子寢臥迦葉行道時，迦葉寢臥金色女人行道時」、「迦葉往□□□□女莊一會像從
黃色□願□夫妻金色女時」，後二則的句末均有「時」字，這是壁畫榜題典型的表現
形式18，而目連一段文字，也可在一件研究者考證為壁畫榜題寫本──BD14546卷
背見到19，有云：「大目乾連是天竺國輔相之子，其姓因母好食諸豆而立時」，敘述文
字大同小異，P.2680正面的這段文字或也是因應榜題而書寫，無怪乎《敦煌遺書總
目索引新編》名之為「三行榜書底稿」。
　P.3727為冊葉本，抄寫的內容除了書狀五種（此冊葉本部分紙張為廢棄書狀的
再利用，故有之。）外，其他亦均為佛弟子、聖者、高僧等佛教人物事跡。而五種書
狀中，書於第四面的是〈廣順五年正月都知兵馬使呂留延、陰義進等狀〉（擬），第六
面的是〈乙卯年二月廿日通報呂都知、陰都知〉（擬），廣順五年當是顯德二年之訛，
該年干支正好為乙卯，即西元 955年，此年即為諸佛教文書抄寫年代之上限。今將
諸文書羅列如下：

　第一面，〈第四代付法藏人聖者優波毱多〉、〈第四夢〉、〈第三夢〉、〈第七代付法藏
人聖者伏陁難提〉；
　第二面，原抄〈內親從都頭知常樂縣令羅員定狀〉（擬），後之書手於行間空白處，
接抄第一面之〈第七代付法藏人聖者伏陁難提〉，以及〈第六夢〉、〈第七夢〉、〈第九
代付法藏人聖者脇比丘〉；
　第三面，〈第五代付法藏人聖者提多迦〉；
　第四面，〈廣順五年正月都知兵馬使呂留延、陰義進等狀〉（擬），另倒書「聖者彌
遮迦從尊者」等字樣；
　第五面，〈第六代付法藏人聖者彌遮迦〉、〈第五夢〉、〈第八代付法藏人聖者伏陁密
多〉；
　第六面，〈第八夢〉、〈第九夢〉及「聖者脇比丘從尊者伏陁密多受付囑時」（屬第八
代）等文字，另倒書〈乙卯年二月廿日通報呂都知、陰都知〉（擬）；
　第七面，〈第十代付法藏人聖者富那奢〉、〈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
　第八面，原抄〈呂都知、陰都知與親友往來書狀〉（擬），後之書手於行間空白處，

18周紹良、施萍婷均有相同的見解。詳參周紹良〈三卷關於變相圖的榜題本事考釋〉，《九州學刊》
1993年第 2期，頁 19-29；施萍婷〈日本公私收藏敦煌遺書敘錄（二）〉，《敦煌研究》1994年第 3期，
頁 90-107。

19劉波、林世田〈國家圖書館藏BD14546背壁畫榜題寫本研究〉，《文獻》2010年第 1期，頁 38-51。

35



接抄第七面之〈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
　第九面，〈第十一代付法藏人聖者馬鳴菩薩〉；
　第十面，原抄〈正月廿日沙門道會狀〉（擬），後之書手以行間空白處，書有「釋
迦如來成道夜，淨居天空中報淨飯王悉達太子已成正覺，明旦宮人報云：斛飯王夫
人昨夜生一太子。斛飯王生太子後，遣人往於聖者相太子時」，無著菩薩「以舌舐蛆
時」、「却送刀時」，世親菩薩「從無著菩薩受制千部論時」、有一弟子「誦無盡意經
時」、「誦十地經時」，無著菩薩厭世「欣慕出家時」等；
　第十一面，〈第十二代付法藏人聖者比羅〉，以及〈第廿五代舍那婆斯聖者〉（擬）、
〈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之片段；
　第十二面，接續第十一面〈第廿五代舍那婆斯聖者〉書有「自挽外道法，人就聖者
求死歸大乘教時」，以及〈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之片段──「彌勒慈尊及諸眷
屬，坐寶宮殿，空中而現，告無著言：『善男子，汝何所願？』無著白言：『我願於大
乘法無有疑惑。』彌勒菩薩即為說法時。」
　第十三面，〈第二夢〉、〈第十夢〉、〈舍利弗智惠第一〉、〈大目乾連神通第一〉、〈摩
訶迦葉頭陁第一〉、〈須菩提解空第一〉；
　第十四面，空白；
　第十五面，第一代付法藏大迦葉之片段──「大迦葉不悟回時，釋迦如來再現大
身，相廣為說法，受付囑留傳一代教法時」，以及〈第一夢〉、〈富樓那說法第一〉、〈摩
訶迦旃延論語第一〉、〈阿那律天眼第一〉、〈優波離持律第一〉、〈阿難陁總持第一〉；
　第十六面，書有：「未畫間子第一代白象前　第二代三鑊前　第三代一馬兩項　智
公和尚　解虎禪師讚　肩镸和尚十三代掩耳帽　十四代　十五代前有一僧一俗新樂
器　十六代有池內有火　十七代有僧項上放五色光　十八代有僧說法並有剃度　十
九代有樓內有一手放光　又有一僧花山硤身　廿代前有剃度出家」；
　第十七面，〈聖者泗州僧伽和尚元念因緣〉、〈寺門首立禪師讚〉；
　第十八面，〈靈州龍興寺白草院史和尚因緣記〉（擬）、〈隋淨影寺沙門惠遠和尚因
緣記〉；
　第十九面，接抄第十八面〈隋淨影寺沙門惠遠和尚因緣記〉，以及「龍樹菩薩從龍
宮將《華嚴經》却還閻浮時」、「龍樹菩薩受龍王請往龍宮時」、「龍樹共三人隱身入王
宮，三人被傷，龍樹隨王不離三步，為刀不向王，免得此難，從茲厭欲出家」；
　第二十面，空白；
　第廿一面，〈劉薩訶和尚因緣記〉；
　第廿二面，接抄第二十一面〈劉薩訶和尚因緣記〉，以及羅什將丈二面衣鏡藏於澡
罐之故事、無著世親菩薩本生緣片段、《付法藏傳》中的第廿五代舍那婆斯聖者片段；
　第廿三面，〈大唐義淨三藏讚〉、〈梁朝第一祖菩提達摩多羅禪師者〉（屬《歷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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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記》）；
　第廿四面，接抄第二十三面〈梁朝第一祖菩提達摩多羅禪師者〉。

從以上可知，高僧贊有二首，分別書寫於第十七面、第廿三面，而其他佛教人物事
跡之敘述，除屬《付法藏傳》的文句外，還有不少文句於句末亦出現有壁畫榜題典
型的表現形式──「時」字，如第十、十二、十九面等。第十面有「釋迦如來成道
夜，淨居天空中報淨飯王悉達太子已成正覺，明旦宮人報云：斛飯王夫人昨夜生一
太子。斛飯王生太子後，遣人往於聖者相太子時」，與唐代窺基撰《阿彌陀經疏》中
引《智度論》近同，論云：「如來得道夜生，朝有天人空中告白淨王曰：『悉達太子昨
夜明星出時成一切智。』王聞歡喜。又，王第三弟斛飯王復是其日來啟王：『昨夜生
一男。』」20而謂無著菩薩「以舌舐蛆時」、「却送刀時」，世親菩薩「從無著菩薩受制千
部論時」、有一弟子「誦無盡意經時」、「誦十地經時」，無著菩薩厭世「欣慕出家時」
等等，則出自〈唯識大師無著菩薩本生緣〉、〈唯識論師世親菩薩本生緣〉。至於第十
九面則有「龍樹菩薩從龍宮將《華嚴經》却還閻浮時」、「龍樹菩薩受龍王請往龍宮
時」，唐代法藏撰集《華嚴經傳記》卷 1提到梁、陳時真諦所云與之近同，其謂：「西
域傳記說龍樹菩薩往龍宮，見此《華嚴大不思議解脫經》有三本。上本有十三千大
千世界微塵數偈、四天下微塵數品，中本有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偈、一千二百品，下
本有十萬偈、四十八品。其上、中二本及普眼等竝非凡力所持，隱而不傳。下本見
流天竺。蓋由機悟不同，所聞宜異，故也是以21。」P.3727一本值得注意的還有第十
六面所書。所謂「未畫間子」的「間子」，指的大概就是格狀的窗櫺、牆壁一類的畫
作空間22，而「未畫間子」的意思就是尚待添筆繪畫的格狀空間，此後所列舉的應該
就是預計繪上的主題內容。其中有一項為「解虎禪師讚」，可以想像此一畫作應是先
繪上僧稠禪師解虎鬥的畫面，再添上釋像幽的〈稠禪師解虎贊〉，而其前則準備畫繪
上智公和尚（應是誌公和尚）。我們能較具體推知的繪畫主題還有：「第一代白象前
　第二代三鑊前　第三代一馬兩項」，其與前文曾引述過的BD14546卷背之諸壁畫
榜題中的十夢壁畫榜題──「弟一夢見白象閉在一室」、「弟五夢見一疋馬兩頭吃草
者」、「弟七夢見燃三鑊湯」23正好得以相應，可見P.3727第一至三代表明的應該就是
十夢的前三夢之畫作安排。
　 P.3355為卷軸裝，其正面為北魏曇摩流支譯《正面信力入印法門經》卷第二，
卷背則抄有亦被研究者視為壁畫的榜題文字，其中一樣抄有〈十大弟子贊〉、《付法
藏傳》等，只是〈十大弟子贊〉其中的六則較其他寫本於標題旁側多了「托經」、「拄

20CBETA,T37,no.1757,p.316, c2-5。
21CBETA,T51,no.2073,p.153, a28-b5。
22南朝梁・蕭統《文選》（胡刻本）卷十一孫綽〈游天臺山賦〉李善注：「欞，窗間子也。」
23劉波、林世田〈國家圖書館藏BD14546背壁畫榜題寫本研究〉，《文獻》2010年第 1期，頁 3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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杖」、「念珠」、「香爐」、「托意仗」、「嚙枝」等文字，應是標示畫像人物的特徵24，且
於〈阿那律天眼第一〉之後接續抄寫〈彌天釋道安第一〉、〈佛圖澄聖僧〉二則贊頌，
顯然是將二位高僧贊與〈十大弟子贊〉視為同一組，尤其是〈彌天釋道安第一〉一則
連題名都與〈十大弟子贊〉相合。而二首高僧贊因夾抄於〈十大弟子贊〉、《付法藏
傳》之間，歷來較少被注意到，又為便於後文的論述，今先迻錄如下：

彌天釋道安第一
敏哉偉器，間世英靈。氣稟岳瀆，才膺文星。博膽（贍）墳典，棌（探）
蹟（賾）義經。初地修證，彌天定名。堅陷襄國，遂至咸秦。門眾億堪，
獲士一人。出入月輦，寰宇稱彌。菓付場諫，不納謀臣。紫禁獻可，周
受詰詢。櫛風沐雨，野次蒙塵。凡諸藻思，與代絕倫。竹帛書值，丹青
寫真。嘉績永播，芳垂萬春。
佛啚（圖）澄聖僧
異哉釋種，作用難量。動（洞）達奧旨25，點（默）識否咸（臧）。以油
塗掌，樣（探）腸（腹）洗腸。盡（晝）還絮［塞］26，夜抽出光。自在生
死，示現無常。葬石而去，後趙知亡。戴（載）高僧傳，千古騰芳。權
實應化方，臨流每洗腸27。［腹］中明照室28，掌裏見興亡。示滅非滅，□
即不常，世人贊嘆，相覺花香。

這二首高僧贊的起始分別為「敏哉」、「異哉」，和〈十大弟子贊〉每一首起始的「善
哉」是一致的，置於〈十大弟子贊〉之中，並無違合。而〈佛圖澄聖僧〉即 S.276卷
背的〈佛圖澄羅漢和尚贊〉，二者字句大同小異，只是 S.276卷背於〈佛圖澄羅漢和
尚贊〉後還有「又詩曰」的標題，云：「權實應無方，臨流每洗［腸］。腹［中］明
照室29，掌裏現興亡。示滅無名，常則不常。世人思賤（踐）迹30，猶想覺花香。」此
詩其實就是P.3355卷背〈佛圖澄聖僧〉的最末八句，P.3355卷背未另署標題，將之
與前此贊頌無間隔抄寫，且也不同於 S.276卷背以五言為主，而是以四言為主。綜
合上述諸種現象，筆者以為 S.276卷背所抄的前四言後五言之贊頌，應較接近原作，

24劉波、林世田〈國家圖書館藏BD14546背壁畫榜題寫本研究〉，《文獻》2010年第 1期，頁 38-51。
25「動」原卷如是，今參 S.276卷背改作「洞」，下文「（　）」中之改字如未加註，概同樣參考 S.276

卷背，不再贅述。
26塞，據 S.276卷背，並參梁慧皎《高僧傳》所述佛圖澄事跡補，《高僧傳》卷 9有云：「澄左乳

傍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一室洞明。」
(CBETA,T50,no.2059,p.386,c27-29)

27流，原卷作「玉即」，據 S.276卷背改。
28腹，原卷無，據 S.276卷背補。
29「腹」與「中」據 S.276卷背補。
30賤，原卷如是，「踐」據徐俊改。參徐俊纂輯：《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頁 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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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355卷背所抄的四言為主、部分五言之贊頌，則是因應壁畫榜題的需要，依照〈十
大弟子贊〉的基調，進行微調。
　P.3490為卷軸裝，正面為財禮凡目、油破曆、辛巳年破曆等，背面則為佛教文
書四種，前二種為高僧贊頌，同一書跡，後二種為另一書跡，當是不同書手所為。第
一種文書──〈寺門首立禪師頌〉末署有「比丘智照書」，而智照為九世紀中沙州僧
人31，故前二種文書的抄寫年代，大抵即是九世紀中。而後二種文書文末均署有「天
成三年（928）」的紀年，其抄寫年代即在此時。今將此一寫本各文書依序羅列於下：

　　 1. 〈寺門首立禪師頌〉（擬）32

　　　按：文末題記：「先天二年（713）十二月廿五日清信弟子張文爽述，比丘智
照書」。
　　 2.〈稠禪師解虎讚〉（首題）
　　 3.〈於當居創造佛剎功德記〉（首題）
　　　按：文末題記：「于時天成三年歲次戊子九月壬申朔十五日丙戌題記。」
　　 4.敬繪文殊、聖賢、萬回、觀音等願文四篇（擬）
　　　按：文末題記：「天成三年戊子歲九月十七日題記。」

第 3、4種文書中有部分文字的表述與繪畫相關，像〈於當居創造佛剎功德記〉即有
云：「厥今有清信弟子押衙兼當府宅務知樂營使清河張某乙……所以割捨家產欽慕良
公，謹於所居西南之隅建立佛剎一所，內西壁畫釋迦牟尼一鋪，南壁畫如意輪，北壁
畫不空羂索，內東壁畫文殊、普賢兼藥師佛，門外兩畫護法神二軀并二執金剛，裝飾
並已功畢。」而敬繪文殊、聖賢、萬回、觀音等四篇願文則分別有云：「厥今有清信弟
子某乙……當鎮佛剎毀壞多年，……割捨資具，誘化諸賢，崇修不替，……而刱新繪
畫，不侔於往日，就中偏捨，重發勝心，於殿上門額畫某變相，東壁畫文殊師利并侍
從，並以周畢……略記歲年，用留遐邇。」「弟子當府釋門禪師沙門願智奉為國界安
寧，法輪常轉，　尚書萬歲，永陰蒼生，溥及有情，同霑福分，減捨衣鉢，敬繪　聖
賢一心供養。」「弟子歸義軍節度押衙知當州左馬部都虞侯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
客兼監察御史李神好奉為國界安寧，人民樂業，　府主使君長延寶位，次為己躬吉
慶，障沴不侵，合家康寧，所求得遂，敬繪　萬迴大師，願垂悲聖力，救護蒼生，一

31P.2991〈莫高窟素畫功德讚文〉「瓜沙境大行軍都節度衙幕府判釋門智照述」，P.3726〈前釋門都
法律京兆杜和尚寫真讚〉「釋門大番瓜沙境大行軍衙知兩國密遣判官智照撰」，P.2285《佛說父母恩重
經》「丁卯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為亡　妣寫畢　孤子比丘智照」，S.1167《四分尼戒本》「龍興寺僧智
照寫」，由此可知，智照應是活動於吐蕃佔領瓜沙州之時，丁卯是大中元年（847），智照為九世紀中
沙州僧人。以上可詳參陳祚龍〈敦煌學新記〉，《敦煌文物隨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頁
252-279。

32此一寫本開頭殘闕，多數學者未能識出即〈寺門首立禪師頌〉，唯陳祚龍早已指出。見陳祚龍〈新
校重訂敦煌古抄僧讚集〉，《中華佛教文化史散策三集》，頁 19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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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供養。」「厥有弟子氾通子，出生善世，長發勝心，……乃因府主修建龍泉寺，此次
大捨不能，謹於俳佪西側，割捨衣食，敬繪觀世音菩薩一軀並侍從，裝飾功畢。」雖
然第 3、4種文書的書跡與第 1、2種有異，且抄寫年代也約莫相距數十年，抄寫一處
或為偶然，但是否為高僧贊與繪畫有密切關連的再一次表述？ 也不無可能。
　以上抄寫有高僧贊的諸高僧、佛弟子、聖者專抄，筆者根據它們抄寫的內容，推
斷其與壁畫、圖像有密切的關係，換言之，這些高僧贊極有可能被運用於壁畫、圖像
之中。

四、敦煌文獻中的高僧贊之用途
　前文針對敦煌文獻中抄錄有高僧贊的諸寫本一一進行考究，得知這些高僧贊大
抵寫錄於佛教贊頌專抄和高僧（佛弟子、聖者）事跡專抄二種類型的寫本之中，前
者當為因應佛教儀式的口頭歌頌之用，後者則與壁畫、圖像有密切之連結。像這樣，
藉由寫本的內容推測抄寫的目的，進而用來理解高僧贊抄的用途，或有一定的道理，
但仍須其他文獻進一步佐證。
　日本僧人圓仁在他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有二條記錄，對有我們在理解高
僧贊的用途有所助益：一是唐開成四年己未（839）正月十七日，其於揚州開元寺齋
後，見「當寺堂前敷張珍奇，安置卌二賢聖素影，……暮際，點燈供養諸聖影。入
夜，唱禮禮佛並作梵讚歎。做梵法師一來入，或擎金蓮玉幡，列座聖前，同聲梵讚，
通夜無休。每一聖前點碗燈。」33二是詳述唐開成五年庚申（840）五月五日五臺山竹
林寺的齋禮佛式，謂其中有於暮際，「閣院鋪嚴道場，供養七十二賢聖……堂中傍壁
次第安列七十二賢聖畫像。寶幡、寶珠，盡世妙彩張施鋪列，雜色氈毯敷洽地上，花
燈、名香、茶藥食供養賢聖。黃昏之後，大僧集會。一僧登禮座，先打蠡鈸，次說
法事之興由，一一唱舉供主名及施物色，為施主念佛菩薩。次奉請七十二賢聖，一
一稱名，每稱名竟，皆唱『唯願慈悲哀愍我等，降臨道場，受我供養』之言，立禮七
十二遍，方始下座。更有法師登座，表嘆念佛，勸請諸佛菩薩云：『一心奉請大師尺
迦牟尼佛，一心奉請當來下生彌勒尊佛、十二上願藥師琉璃光佛，大聖文殊師利菩
薩、大聖普賢菩薩、一萬菩薩。』首皆云『一心奉請』，次同音唱散花供養之文，音
曲數般。次有尼法師，又表嘆等一如僧法師。次僧法師與諸僧同音唱讚了，便打蠡
鈸，同音念『阿彌陀佛』，便休。次尼眾替僧亦如前。如是相替讚嘆佛，直到半夜。
事畢，俱出道場歸散。其奉請及讚文，寫取在別。」34前者揚州開元寺在堂前置四十二

33（日）釋圓仁原著，白化文、李鼎霞、許德楠校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石家莊：花山文
藝出版社，2007)，頁 97-98。

34（日）釋圓仁原著，白化文、李鼎霞、許德楠校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頁 264-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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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聖素影，非但點燈供養聖影，還列座於聖賢前作梵讚歎；而後者五臺山竹林寺則
在諸齋禮佛式中有一法事是於堂中傍壁安列七十二賢聖畫像，後奉請賢聖、唱讚賢
聖，前文提到的包含有高僧贊的贊頌專抄――P.4597、S.6631Ｖ，大概就是運用在
類似這二則記載所述的讚歎儀軌活動之中。
　另一位日本僧人成尋，其入宋的紀錄──《參天台五臺山記》，也有數則與僧贊
相關的條目，如該書卷三記載宋熙寧五年（1072）九月五日其至蘇州普門院拜圓通
大師影，在影堂燒香後，於講堂西北角，見「莊嚴甚妙，前立常燈、常花、常香臺，
銘之法印和尚花香，有影讚，以行者令書取了，普門先住持日本國圓通大師35真讚：
『扶桑海國，有山峻雄。師蘊靈粹，挺生厥中。少慕釋氏，早脫塵籠。歸我聖代，愛
我眞風。一錫破浪，萬里乘空。祥符天子，延對彌隆。是身之來，空花可喩。是身之
化，水月還同。長天雲散，高岩雪融。謂相非相，稽首圓通。治平元年（1064）五月
初一日，前住持法印大師守堅重修述讚。』」36又該書卷八記載宋熙寧六年（1073）四
月十九日，其至宿州，謂己「真影入目錄，送日本，傳法院文惠大師作讚加寫：『日
本國善惠大師寫真讚，證義文惠大師智普述37：稟粹日天，爲釋之賢。分燈智者，接
踵 åěİ然。觀國之光，蒙帝之澤。聿遘良工，遽傳高格。慈相克肖，乾城妄瞻。滄海
萬里，秋空一蟾。避寄歸舸，衆仰無厭。熙寧癸丑孟夏五日譯館西齋書。』」38二條目
都表述了繪製僧人影像之外，往往還撰述有影贊，前者甚至有行者於影堂前書寫影
贊供人領取，這樣的情況則可用來說明P.2680、P.3727、P.3355V、P.3490V等與壁
畫圖像相關的佛門大德專抄中，何以寫錄有高僧贊。
　《參天台五臺山記》卷八又載宋熙寧六年（1073）五月四日，成尋於揚州參龍興
寺禮大佛殿，見「後壁收面圖繪：摩騰三藏影色黑，手持梵筴，竺法蘭色黑，手持朱
軸青標紙《四十二章經》一卷，羅什、玄奘、惠遠、道安、道宣、慈恩等影，長八尺
許，有丈六金色大佛三體并脇侍，堂内莊嚴甚妙也。」39此寺中大殿壁繪有迦葉摩騰、
竺法蘭、鳩摩羅什、道安、慧遠、道宣、玄奘、窺基等高僧，或也於人物畫像外書有
贊文。敦煌文獻中也有幾個寫本有類似的情形，一是研究者以為是壁畫榜題底稿的
P.297140，其正面書有：

35宋代遵式（964 － 1032）述〈南嶽禪師《止觀》序〉有：「咸平三祀，日本國圓通大師寂照錫
背扶桑，杯汎諸夏」之句，可知其活動年代梗概。見南朝陳慧思撰《大乘止觀法門》(CBETA,T46,
no.1924,p.641,c7-8)。

36（日）成尋撰，王麗萍校點《新校參天台五臺山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頁 214-215。
37《參天台五台山記》卷 4：「文章文惠大師賜紫智普譯經證義。」(CBETA, B32, no.174, p.369,

b17)《參天台五台山記》卷 6：「講圓覺經文章文惠大師賜紫沙門臣智普證義。」(CBETA, B32, no.174,
p.396, a16)由以上可知，智普即文惠大師。

38（日）成尋撰，王麗萍校點《新校參天台五臺山記》，頁 689-690。
39（日）成尋撰，王麗萍校點《新校參天台五臺山記》，頁 699。
40施萍婷〈敦煌隨筆之二〉，《敦煌研究》1987年第 1期，頁 44-49。

41



東壁第一須菩提（把香鈴無弟子）、第二富樓那（把經無弟子）、第三摩
訶迦旃延（把如□□有弟子）、第四阿那律（坐□床無弟子）、第五優波
梨（把楊枝於瓶無弟子）、第六羅侯羅、第七闍夜多、第八婆修盤陁、第
九摩奴羅、第十鶴勒那夜奢、第十一師子比丘、第十二達摩祖師、第十
三惠可禪師、第十四璨禪師、第十五信大師、第十六弘忍禪師、第十七
能大師、第十八無著菩薩（無弟子）、第十九世親菩薩（無弟子）、第二
十羅什法師（寫經無弟子）、第二十一佛圖澄、第二十二劉薩訶、第二十
三惠遠和尚。

起首謂「東壁」，可見此文本當是因應壁畫圖像而書，與 P.3727第十六面「未畫間
子」表述的基本上是一樣的，都是簡要陳述繪作的高僧、聖者之名及其特徵，而其中
的「第二十羅什法師（寫經無弟子）」、「第二十一佛圖澄」，敦煌文獻的諸高僧贊也有
以二位高僧為對象的。又一本吐蕃統治沙州（786-848）時所抄的 S.307441，正面抄
有五種文書，分別為：1.〈康僧會傳略〉（擬）2.〈羅什法師譯經院〉3.〈宋揚都龍光
寺法師竺道生圖贊〉4.〈顯法師傳略〉（擬）5.〈佛圖澄傳略〉（擬），其中的第 3種
文書的題署為原本就有，雖僅寫錄竺道生的散體傳記，但從標題來看，應是有依傍
於圖像的韻文體贊頌才是，散體傳記在此則算是圖贊的序。
　更為值得注意的，是一本有明顯紙張拼接痕跡的卷軸裝P.2775，其正面抄寫的
內容為：第一葉的《付法藏傳》第三至第廿四代聖者名、十大弟子名，第二至三葉的
《付法藏傳》第十至十三代等文書42，而其背面除第一葉繼續抄寫《付法藏傳》第八
代、倒書第十六代僧伽難提43外，第二至三葉則分別有：

　　（第二葉）
　　 1義淨三藏
　　 2卓哉大士
　　 3白草院史和尚
　　 4劉薩訶和尚
　　 5惠遠和尚
　　 6佛圖澄
　　 7第十四聖提婆　第十五羅睺羅

41此本為卷軸裝，正面抄有五種佛教文書，背面則為什物曆，有「蕃寺」、「付吐蕃充持羊皮價」、「吐
蕃食」等字樣，可見應是吐蕃統治沙州（786-848）時所抄，而正面與背面的書跡相同，故正面應該
也是此一時期所抄，鍾書林、張磊亦做如是判斷。參鍾書林、張磊《敦煌文研究與校注》，頁 508。

42「第十代」、「第十一代」原卷本作「第十一」、「第十二代」，後又有「第十二代」，檢視他卷的《付
法藏傳》，顯然有誤，故今改之。

43此代敘述未為研究者所注意，其文字與北魏吉迦夜、曇曜譯《付法藏因緣傳》卷六幾乎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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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葉）44

　　稠禪師解虎　龍樹菩薩讚　寺門首立禪師頌　隋淨影寺沙門惠遠
　　靈州史和尚　佛啚（圖）澄和尚　羅什法師　唐京師大莊嚴寺僧釋智興
　　大唐三藏讚　大唐義淨三藏　劉薩訶　宣律和尚
像這樣抄寫內容，和P.3727第十六面「未畫間子第一代白象前　第二代三鑊前　第
三代一馬兩項　智公和尚　解虎禪師讚」有些雷同。第二葉的「卓哉大士」即為釋金
髻〈大唐義淨三藏讚〉的首句，而其前一行又書有「義淨三藏」，抄寫者當是以〈大
唐義淨三藏讚〉為標的，只是未能完整抄寫，而「佛圖澄」或許也是以〈佛圖澄羅
漢和尚贊〉為標的，而史和尚、劉薩訶、惠遠、提婆、羅睺羅等高僧、聖者，敦煌文
獻中也有他們的因緣記、付法藏傳。第三葉書寫的內容和高僧贊的關係更密切，不
但有三則文字標明讚頌――「龍樹菩薩讚」、「寺門首立禪師頌」、「大唐三藏讚」，且
敦煌文獻諸高僧贊所頌揚的諸高僧，除了《泉州千佛新著諸祖師頌》及筆者以為和
〈十大弟子贊〉屬同一組的〈彌天釋道安第一〉所贊頌的高僧外，全可見於此，而剩
下的惠遠、史和尚、釋智興、劉薩訶等四位，敦煌文獻中也有他們的因緣記。這些為
敦煌文獻諸高僧贊所稱頌敘說的高僧們，被P.2775的抄寫者全數寫錄於此，恐怕不
只是偶然的巧合，它表明的應是這近十位的高僧是一組為九至十世紀敦煌一地僧俗
崇敬頌揚的對象，他們或在佛教儀式活動中被贊頌，或壁畫、圖像之中繪有影像而
被稱頌，且因應不同的需求而有不同組合的結集。
　另外補充一點，敦煌文獻還可見紙本高僧畫像，如杏雨書屋藏羽 756號即一彩色
和尚畫像45，British Museum藏 1919,0101,0.163（Ch.00145）則為九世紀末至 10

世紀初墨線繪高僧像46，同樣藏於British Museum的 1919,0101,0.169*（Ch.00376）
為九世紀初至中葉的彩色高僧畫像，圖像下側有吐蕃文，漢譯為「聖大聲聞迦理迦，
弟子十萬人」，由此可知該人物像為早期的佛弟子之一迦理迦尊者47。它們應當就是
置於佛堂供信徒供養、膜拜並贊頌的對象。

五、結論
　透過以上的討論，我們可以知道敦煌文獻中抄錄有高僧贊的寫本計有：P.4597、

S.6631V、S.1635、S.1774V、P.2680、P.3727、P.3355V、P.3490V、P.3570V、S.276V

等十件，若加上僅寫錄高僧贊題名的P.2775V，則有十一件，而作品總數則有九首，另
44此葉另雜寫有「弟六」、「付法藏人」等字樣。
45（日）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編集《敦煌秘笈・第九冊》 (大阪：武田科學振興財團，2013)，

頁 305-306。
46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http://idp.bl.uk/）。
47The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The Silk Road Online（http://idp.bl.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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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P.2775V寫錄有「龍樹菩薩讚」之題。這十件寫本大抵都是九至十世紀的寫本，且
正好分屬佛教贊頌專抄和佛門聖賢大德事跡專抄。P.4597、S.6631V二寫本，即屬佛
教贊頌專抄，二本抄寫的內容相當，應有一共同的祖本，當是於佛教儀式活動頌贊之
用。至於屬佛門聖賢大德事跡專抄的寫本則有P.2680、P.3727、P.3355V、P.3490V

等，它們抄寫高僧聖者事跡外，都還寫錄有繪畫榜題的文字，P.3355V一本甚至被
視為壁畫榜題專卷，也就是說，這些寫本與壁畫、圖像有密切關係，寫錄其中的高僧
贊極有可能被題寫於壁畫、圖像之中。而此二種高僧贊的實際用途，也可在九世紀
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或十一世紀的《參天台五臺山記》見到相關的記錄，又敦
煌文獻的P.2971壁畫榜題底稿、S.3074的「竺道生圖贊」及P.2775的佛門聖賢名、
高僧贊題名錄，或者杏雨書屋、British Museum庋藏的紙本高僧畫像，也都可用以
間接證成高僧贊的用途。當然，也有P.3570V、S.276V、S.1635、S.1774V等四件，
未見有探求其用途之線索，它們大概就是書手自寫自閱。

（作者爲臺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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